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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何博礼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Ｈｏｅｐｐｌｉ， １８９３—１９７３）， 著名瑞士籍医学寄生虫学家， 于德国完成临床医学训练后从

事与寄生虫相关的临床病理学研究并获理学博士， 此后曾于美国进行线虫研究。 １９３０—１９５２ 年任北京协和医学院

（简称 “协和” ） 第二任寄生虫学系主任并负责北京协和医院的寄生虫相关标本检验工作。 何博礼在协和工作期间发

现了著名的 “何博礼现象”， 并为推进中国的医学寄生虫学和热带病学发展贡献颇多。 除学术成就外， 在协和被日军

侵占期间， 其以瑞士领事身份为协和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外交努力。 本文主要就其在协和工作期间对医学寄生虫学发

展产生的重要影响及外交贡献进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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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何博礼早期研究经历

何博礼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Ｈｏｅｐｐｌｉ） ［１⁃３］ ， 祖籍瑞士， 出

生于德国 （图 １）。 １９１１ 年考入德国海德堡大学学习

医学专业， １９１３ 年 ７ 月通过初步医学考试后继续在

基尔大学学习， 并在基尔的德国海军第一营实习。 第

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何博礼不得不暂停学业， 于

１９１４—１９１８ 年底在德国海军部队承担野战外科的医

疗工作。 期间， 他于 １９１７ 年 １０ 月随部队再次驻扎在

基尔， 因而得以继续进行基尔大学剩余 ３ 个学期的医

学培训， 并于 １９１９ 年正式完成临床医学课程。

图 １　 何博礼教授 （１８９３—１９７３）
Ｆｉｇ． １　 Ｄｒ． Ｒｅｉｎｈａｒｄ Ｈｏｅｐｐｌｉ （１８９３—１９７３）

大学毕业后， 何博礼便在基尔大学病理学研究

所担任助理， 随后于 １９２１ 年进入汉堡热带医学研

究所， 担任蠕虫病理学负责人弗里德里希·富勒本

（Ｆｒｅｄｒｉｃｈ Ｆüｌｌｅｂｏｒｎ） 教授的助手， 期间所开展的大部

分工作都与寄生虫感染特别是蠕虫的临床病理学有

关， 此后他凭借蛔虫研究成果获得了汉堡大学理学博

士学位。 １９２５ 年， 经导师推荐， 何博礼获得洛克菲

勒基金会资助赴美国进行为期 １ 年的动物学研究， 师

从戈特霍尔德·斯坦纳 （Ｇｏｔｔｈｏｌｄ Ｓｔｅｉｎｅｒ） 教授学习

自由生活线虫， 次年即独立或与斯坦纳教授一起描述

了大量线虫新种， 成果斐然［４］ 。
１９２７ 年， 何博礼应聘并赴厦门大学工作 １ 年，

自此开始使用 “何博礼” 这一中文名。 他在厦门大

学开展寄生虫学研究， 同时也开启了中国自由生活

线虫研究的先河。 何博礼带领伍献文 （后成为我国

著名动物学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 和徐锡藩 （后成

为国际著名寄生虫学家， 美国爱荷华大学教授） 对

厦门和浙江的自由生活线虫、 江豚的肺寄生线虫及

其引起的组织病理变化进行了研究， 描述了 １４ 个

自由生活线虫新种［５⁃６］ 。 在厦门大学工作期间， 一

次与时任北京协和医学院 （下文简称 “协和” ） 寄

生虫学系 （当时称为 “病理学系寄生虫学研究

组” ） 负责人福斯特 （ Ｅｒｎｅｓｔ Ｆａｕｓｔ） 的田间邂逅，
最终促成何博礼来到协和。

２　 何博礼的协和生涯

２ １　 接任福斯特

福斯特对协和的医学寄生虫学有着开创性的贡

献， 他创立了协和寄生虫学研究组， 并对中国的多种

寄生虫病进行了详细研究， 同时还培养了多名顶级传

染病学家［７］ 。 然而， 当时寄生虫学研究组隶属于病

理学系， 时任系主任田百禄 （Ｃａｒｌ Ｂｒｏｅｃｋ） 教授因福

斯特毕业于动物学系， 认为其不具备医学背景从而不

能胜任寄生虫学领域负责人的职位， 不支持聘任福斯

特为教授。 福斯特遂于 １９２７ 年提出辞呈， 表示结束

该任期后不再续聘， 同时推荐何博礼为继任候选人。
何博礼是临床医学科班出身， 经过临床病理学专

业训练并获理学博士， 曾师从美国著名学者进行线虫

研究， 加之精通汉英德三国语言， 因此成为协和寄生

虫学研究组负责人的不二人选。 但当时何博礼已经受

聘德国汉堡大学教授， 为此洛克菲勒基金会最终提供

了极有竞争力的岗位待遇， 如担任正教授、 全权负责

寄生虫学系、 提供充足的资金和支持、 配备 ２ 名中国

寄生虫学家 （许雨阶和姚克方） 作为助手、 每年只

教授 １ 门为期 ３ 个月的寄生虫学课程、 领导北京协和

医院的热带医学科等。 最后， 何博礼同意辞去他在汉

堡大学的教授职位， 来到协和担任寄生虫学研究组负

责人， 任职正教授。 时至今日， 在汉堡大学教授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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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依然能查到何博礼的名字。
２ ２　 潜心协和象牙塔

１９３０ 年 １ 月， 何博礼来到协和任职， 全面负责

寄生虫学研究组的工作。 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

下， 何博礼领导的协和寄生虫学研究组发展成为中国

乃至世界领先的医学寄生虫学和热带病学研究与教学

中心之一， 并取得了诸多学术成果［８］ ， 直至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协和被入侵的日军占领并关闭。
２ ２ １　 何博礼现象

福斯特在协和工作时的研究重点是寄生虫的生物

学， 而临床医学出身的何博礼除重视对病原的研究

外， 还对宿主的感染反应感兴趣， 这也促使他发现了

著名的 “何博礼现象 （Ｈｏｅｐｐｌｉ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 ［９］ ，
即在兔子宿主组织中的日本血吸虫卵成熟后， 周围会

出现一个嗜酸性晕轮， 其特征是在感染性或非感染性

病原体周围或附近出现放射状、 星状或棍棒状的嗜酸

性物质。 由于看起来像带了一顶礼帽， 因此又称 “何
博礼冠 （Ｈｏｅｐｐｌｉ Ｃｏｒｏｌｌａ） ”。 这种现象是一种宿主局

部免疫反应， 产生的原因是由于日本血吸虫产卵量

大， 在宿主组织内多成簇聚集， 急性期的虫卵肉芽肿

容易液化而出现嗜酸性脓肿， 虫卵周围出现许多浆细

胞伴抗原⁃抗体复合物沉着， 从而在虫卵周围形成嗜

酸性的放射状棒状体［１０］ 。 该现象与 １９０８ 年 Ｓｐｌｅｎｄｏｒｅ
所描述的申克氏孢子丝菌 （Ｓｐｏｒｏｔｈｒｉｘ ｓｃｈｅｎｃｋｉｉ） 感染

引起的孢子丝菌病 （ｓｐｏｒｏｔｒｉｃｈｏｓｉｓ） 反应相似， 因此，
如今多用 “ Ｓｐｌｅｎｄｏｒｅ⁃Ｈｏｅｐｐｌｉ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这一术

语， 作为组织学中宿主免疫反应的标志。
２ ２ ２　 重视与临床医师合作

何博礼高度重视与临床医师的合作， 尤其是内

科， 他与李宗恩、 许雨阶、 冯兰洲、 钟惠澜等密切合

作， 共同调查了狗的黑热病 （Ｋａｌａ⁃ａｚａｒ） 发生情况并

对发病模式进行研究。 其在黑热病造成的狗皮肤损伤

组织病理切片中观察到大量利杜氏小体， 证实狗是人

类感染黑热病的重要传染源［１１］ ， 这促使人们认识到，
只有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宿主问题， 才能控制人类黑热

病传播。
此外， 华支睾吸虫 （Ｃｌｏｎｏｒｃｈｉｓ ｓｉｎｅｎｓｉｓ） 被认为

是中国肝癌高发的原因之一， 何博礼与北京协和医院

病理科胡正详合作， 在检查大量华支睾吸虫病患者的

肝脏组织切片后， 并未发现华支睾吸虫病与肝癌之间

的联系［１２］ 。 但何博礼指出， 在肝片吸虫 （Ｆａｓｃｉｏｌａ
ｈｅｐａｔｉｃａ） 和猫后睾吸虫 （Ｏｐｉｓｔｈｏｒｃｈｉｓ ｆｅｌｉｎｅｕｓ） 流行

的地区， 肝脏原发肿瘤的发病率较高， 日本血吸虫

（Ｓｃｈｉｓｔｏｓｏｍ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ｕｍ） 和曼氏血吸虫 （ Ｓ ｍａｎｓｏｎｉ）

感染也会促使肝癌发生［１３］ 。
２ ２ ３　 线虫分类学研究

何博礼的线虫分类学研究功底非常深厚， 在厦

门大学工作期间就命名过多种自由生活线虫。 在协

和工作期间， 他更多开展了蛔虫类线虫等动物寄生

线虫的分类学研究， 例如对蝮蛇体内的洞穴蛇蛔虫

（Ｏｐｈｉｄａｓｃａｒｉｓ ｅｘｃａｖａｔａ Ｈｓü ＆ Ｈｏｅｐｐｌｉ， １９３１ 年）、 染

病海豚体内的阿氏异尖线虫 （ Ａｎｉｓａｋｉｓ 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 Ｈｓü
＆ Ｈｏｅｐｐｌｉ， １９３３ 年） 以及江豚听觉器官的听囊伪直

尾 线 虫 （ Ｐｓｅｕｄｏｓｔｅｎｕｒｕｓ ａｕｄｉｔｉｖｕｓ Ｈｓü ＆ Ｈｏｅｐｐｌｉ，
１９３３ 年） 进行了细致描述， 这些工作均是与徐锡藩

合作完成 ［１４⁃１５］ 。
２ ２ ４　 寄生虫病医学史

何博礼作为藏书爱好者， 协和图书馆收藏的大

量中医古籍成为他的宝贵财富， 在熟读了大量相关

文献后， 他逐渐对寄生虫学的发展有了深入了解，
开始关注寄生虫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 并对中国和

早期西方医学中的寄生虫病进行了比较［１６］ 。 在协

和工作期间， 他对这一领域一直保持研究及写作，
尽管时断时续。 何博礼探索了一个崭新的研究方向

———寄生虫病医学史， 这也是他为世界寄生虫学留

下的最宝贵的财富［１７⁃１９］ 。 例如， 他于 １９５９ 年在新

加坡出版的 《早期医学和科学中的寄生虫和寄生虫

感染》 ［１８］一书中， 专门介绍了蠕虫和节肢动物的历

史， 以及现在所知的由原生动物引发疾病的概念；
描述了过去三个世纪因显微镜的发现所带来的现代

观念的发展， 还详细介绍了中国人对疟疾、 痢疾、
毒药、 虱子和疥疮等重要疾病的看法。 该书汇集了

医学史和生物科学史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寻求的有关

寄生虫学历史的大量论文， 被评价为科学史上第一

本以与西方古代和中世纪同样的水平、 细节和严肃

性来论述中世纪中国、 印度和阿拉伯贡献的著

作［２０］ ， 该书先后用英语出版 １５ 版之多。
２ ３　 主持寄生虫学教学

协和的寄生虫学研究在福斯特和何博礼的先后引

领下， 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寄生虫学教学产生了重大影

响。 一方面， 何博礼主持医学生的寄生虫学课程； 另

一方面， 寄生虫学研究组还承担了大量的继续教育和

培训任务。 据统计， １９２０—１９５０ 年， 寄生虫学研究

组培养研究生和进修生共 １９２ 名， 其中 １２５ 名来自中

国， ４１ 名来自美国， 其余则来自英国、 加拿大、 德

国、 澳大利亚、 日本等其他国家［２１］ 。 而何博礼因精

通汉语， 还主持了一部分用中文授课的课程以及科普

工作。 这些继续教育课程对于寄生虫学在中国的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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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此外， 何博礼还曾担任协和图书

馆委员会主席， 致力于维护图书馆的高效又利用， 使

师生及员工受益无穷［２２］ 。
然而， 协和的象牙塔却在一夜之间崩塌， 日军侵

占协和后， 尽管何博礼是受影响几乎最小的外籍教

授， 但他的学术生涯不得不告一段落。
２ ４　 外交贡献

１９４１ 年 １２ 月， 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对美国宣战

后， 协和很快被日军强行占领并关闭， 何博礼凭借其

中立国瑞士公民的身份未被剥夺自由， 他以瑞士领事

的身份为协和、 也为陷入困境的协和员工作出了许多

外交努力。
１９４２—１９４６ 年， 在担任瑞士驻北京总领事代表

期间， 他一方面为协和的利益努力奔走， 另一方面

还为在华外籍人士尽可能提供服务和帮助。 对于习

惯与学者、 学生们打交道的何博礼来说， 他不仅要

努力适应外交官的新角色， 还要经常与荷枪实弹的

日军进行交涉； 而面对在华外籍人士的各种要求，
何博礼总是秉持善良仁慈的品质， 尽可能帮助他们

并认真而干练地履行好外交官的工作职责。 在日本

宣布投降以后， 也正是何博礼， 找到日本宪兵司令

部释 放 了 囚 禁 中 的 协 和 校 长 胡 恒 德 （ Ｈｅｎｒｙ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等人［１３，２２］ 。

抗日战争胜利后， 何博礼依然坚定地留在协和，
至 １９４７ 年协和复校时， 成为仅有的 ３ 名外籍教授之

一， 研究机会实际上也很有限。 １９５１ 年协和被军管

后， 在协和工作的所有西方人陆续离开了中国， 而何

博礼教授一直到 １９５２ 年 ８ 月才离开， 成为离开协和

的最后一名外国人。

３　 总结

何博礼教授在德国接受了严格的临床医学训

练， 接着在汉堡大学获得临床病理学专业的理学博

士学位， 又在美国接受了线虫分类学的专业训练，
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他的主要职业

生涯均在协和度过， 为中国的医学寄生虫学和热带

病学贡献颇多。 太平洋战争期间何博礼因其瑞士国

籍而免于拘禁， 同时他以瑞士领事的身份为协和、
也为陷入困境的协和员工作出了许多外交努力， 并

在战后依然留在中国帮助重建协和。 １９５２ 年离开中

国后， 何博礼先后在新加坡和利比里亚继续进行学

术研究， 以医史学视角分析寄生虫病， 独树一帜。
因此， 何博礼教授既是一位杰出的医学寄生虫学与

热带病学家， 又是一位医史学家， 还是一位临危受

命的出色外交官， 即使在星光熠熠的协和， 这样的

传奇人物也可谓是卓尔不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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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简介

２００５ 年， 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 成立了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平台， 强调所有在人群、 人体和采用人的标本

进行的研究均需在招募首个受试者前， 接受方法学与伦理学的双重审查； 审查合格后， 应将注册资料上传至该

注册平台， 以保证临床试验过程能被完整查看并接受监督。 为提高广大临床医学科研工作者对临床试验注册平

台的认识， 现简单介绍如下。
１　 什么是临床试验？

临床试验是指以人为对象的前瞻性研究， 预先将受试者或受试人群分配至接受一种或多种医疗干预， 以评

价医疗干预对健康结局的影响。 其中 “医疗干预” 包括但不仅限于药物、 细胞及其他生物制品、 外科治疗、
放射治疗、 医疗器械、 行为疗法、 治疗过程的改变、 预防保健等。
２　 为什么要进行临床试验注册？

临床试验注册具有伦理和科学意义， 与公众利益息息相关。 公开临床试验信息， 并将其置于公众监督之下

是试验研究者的责任和义务。 临床试验注册不仅能确保追溯每个临床试验结果， 还有助于减少不必要的重复研

究。 而作为注册流程的一部分， 注册中心的数据检查可确认研究过程早期潜在的问题 （如有问题的随机选择

法）， 从而改善临床试验的质量。
３　 哪些临床试验需要注册？

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 （ ＩＣＭＪＥ） 要求所有以影响临床实践为主要目的的试验都需要注册， 即所有在人

体实施的试验都应先注册后实施。
４　 如何注册？

可在任何 ＷＨＯ 一级注册机构或 ＩＣＭＪＥ 批准的注册中心注册试验， 且仅需注册一次。 凡已注册临床试验都

会被授予全球唯一注册号。 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的国家临床试验注册中心， 是

ＷＨＯ 国际临床试验注册协作网一级注册机构， 网址为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ｈｉｃｔｒ ｏｒｇ ｃｎ ／ ｉｎｄｅｘ ａｓｐｘ。

（摘自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官网）


